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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的独特书写
——《航鹰文集》出版作品研讨会发言摘编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新时期文学正是伴随改革开放逐渐发展起来的，而

作家航鹰以自己的创作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航鹰文集》是新近由

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自选集，近300万字，分9卷，收入了其大部分文学作品。其

中小说卷五册，为《东方女性》《幽默小说选》《宝匣》《倾斜的阁楼》《普爱山庄》，散文

卷由《误攀穹顶》《绿魂》两册构成，传记《商旅》、电视剧本《火凤凰》亦在其中。

日前，由天津市作协、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现代文学馆、文艺报社、文汇出

版社联合主办的“《航鹰文集》出版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研讨了航

鹰的写作风格特色，认为她的创作以“女性文学”创作为主，始终关注社会生活的各

个层面，是最接“地气”的作家之一，其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几乎都有生活原型，可

以说，她是较早具有非虚构文本意识的作家。明年是航鹰从事文艺工作60周年，

与会者对她几十年来笔耕不辍的创作精神和创办近代天津博物馆等文化公益事业

的执著热忱给予高度肯定。现摘要刊发部分专家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何建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首先祝贺《航鹰文集》出版，为一个为新时期文学作

出贡献的女性作家举行作品研讨会特别有意义。一位女性

作家同母亲这个词连在一起，总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特别

的情怀，温暖、善良，这种感觉在我和航鹰大姐二十几年

交往当中是很突出的。这是对于一个作家一生文学品质最

重要的肯定。对她的作品我研究不够，但是我对她人品的

了解远远超过了作品。一些作家没能成为优秀作家和杰出

作家，就在于他们缺少这样的情怀。一个作家能不能写出

好作品，跟他的人格、道德、人性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很

看重这一点。

新世纪以来，航鹰的精力转移到了博物馆建设中，但是她

的文学思想、文学光芒在年轻时候已经定下来了，没有变化，

只是在另外一项事业上，塑造一种可以传承的历史，她依然做

了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两点让我对于航鹰大姐，这样一

位母亲、一个女作家非常尊敬。

李彬（天津作协党组副书记）：

航鹰作为天津市文学事业带头人之一，和其他非常有成

就的作家一样，都是天津作协宝贵的文学资源，为天津文学

发展、文学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作出了重要贡献。

航鹰在创作之余创办了近代天津博物馆，该馆作为一个涉外

接待博物馆而声名远播，凡是从国外到我们天津旅游的，特

别是欧洲一些文化学者都曾经拜访过这里，它已经成为天津

五大道非常有名的地标。航鹰年逾古稀，文学创作宝刀未

老，语言优美，特色非常鲜明，这种文化现象也非常值得文

学界研究和重视。

张春生（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航鹰的创作经历，由搞舞台美术进而写剧本，然后写小

说，中间穿插着写电影电视剧本，常在剧本与小说之间转换，

使她有些小说有着明显的戏剧性元素。上世纪80年代有一

种崇尚“情节淡化”的倾向，如今看起来航鹰的另类写法却自

成一格。所谓戏剧性小说，主要表现在有一个好故事，各种对

立的人物的“贯穿动作”形成的矛盾冲突。包括人物的内心冲

突，情节发展的递进性，危机的叠加、高潮的形成等等，例如

《东方女性》《倘若房间没有第四堵墙》和《写了遗嘱的人不该

再活着》等作品。文学是最能打破家庭的墙，乃至人的内心之

墙，谙熟剧本结构的航鹰兼有一支文学之笔，在“戏剧”和“小

说”两个艺术空间深入笔耕，这是她的优势。

航鹰的创作在小说与影视戏剧之间的转换，还体现在

善于揭示城市的一隅，特别是平民的一般生活。因此，世俗

社会成为她的艺术氛围和人物活动的土壤。这也反映出她

对城市市民生活的熟悉与关注。例如《过街雨调钢镚儿》和

《老喜丧》等等，就是对市场经济下的人生躁动，做了社会出

现新矛盾的深层揭示，即在富裕之后如何恪守情操和延续

传统道德，航鹰对精神境界被物质绑架的某种担忧是很有

意义的。

刘颋（《文艺报》评论部主任）：

航鹰作品里一个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正面直

接及时表现正在发生的生活中的善、爱和美。比如《明姑娘》

《金鹿儿》《东方女性》……一般来说女性作家比较擅长于在狭

小的心理空间搏杀，但是在这种小的空间里面搏杀之后她的

出路在哪里？她如何为她的搏杀找到一个文学存在的意义和

价值的出路，这是一些年轻女作家作品的瓶颈。但是航鹰作

品的理想性给了她小格局搏杀的大出口和大未来。《倾斜的阁

楼》这个作品就很有意义，通过表现被地震损坏城市的重建来

刻画人的心理重建。在今天来看，这个大的重建和小的重建、

大我和小我、社会和家庭的双重重建齐头并进，文学逻辑和生

活逻辑的完成度都很高，这个作品在今天依然是一个典范，具

有很高的价值意义。

航鹰的小说语言非常有特点，带有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叙

事的痕迹，她的小说结构较疏松，语言自然生动，有世俗的泼

辣味、百姓的幽默，同时也接地气，这构成了她的小说语言有

别于其他作家作品的辨识度。重新挖掘、重新论述航鹰小说

的语言艺术，包括对叙事主旨的完成，对于今天的创作来说

有很大的意义。航鹰的小说还具有很大的社会学意义和历

史价值，它给我们描述了一幅新时期以来社会变革具有历

史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的清明上河图，因为她写的都是非常

接地气的百姓生活，家长里短，对于今天来说，一个作家的创

作必须有时代的记录和时代的反映，作品的时代精神对记录

一个时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航鹰因为这种直接大胆、不

加掩饰的叙事追求，所以作品呈现出一种“清明上河图”般的

气质。

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我代表中国作协对航鹰作品研讨会的召开和《航鹰文集》

的出版表示祝贺。航鹰是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作

家，她写了大量文学作品，在多个领域都取得骄人成就，多部

电影电视作品获得了全国奖项，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航鹰

的作品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独树一帜，首先她的主题非常独

特，聚焦于真善美爱，充满了一种正能量，特别是短篇小说

《明姑娘》感动了无数人。她始终保持对人性、爱与社会的

信仰，呼唤人性中那些美好的东西，这些作为新时期文学非

常重要的维度，在今天也不过时。航鹰的文学语言非常有

魅力，有地域特色，幽默率性富有感染力；语言与笔下人物

紧密结合，展现了对文学既简单又唯美，甚至不乏浪漫的一

种理解。她是一位著名作家，但依旧保持童真乐观的情怀，

文如其人，她的这种人文情怀是很感染人的。像航鹰这样

的作家的存在，对我们新时期文学来说是非常可贵的，也是

值得珍惜的。

航鹰在博物馆事业上也为作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我曾参观过航鹰创办的近代天津博物馆，确实很震撼。这些

年她在博物馆事业上投入的精力和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值得

我们学习的，近代天津博物馆对天津文化事业和天津城市史

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天津的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桂国强（文汇出版社社长）：

文汇出版社出版了由《东方女性》《幽默小说选》《宝匣》

《倾斜的阁楼》《普爱山庄》《误攀穹顶》《绿魂》《商旅》《火凤凰》

9卷作品组成的《航鹰文集》，经出版社反复研究讨论，并且得

到航鹰本人的同意，在文集上冠以“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作品

选”的字样，以确认文集的特殊定位。我们之所以作这样的考

虑，是因为航鹰的作品具有那个年代的时代意义。航鹰的文

学作品大多数都发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是个拨乱反正、

思想解放，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空前活跃，航鹰正是用她的笔以各种

文学样式，真实而又艺术地记录并展示了那个时期的社会万

象。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航鹰的作品既具有文献价值又

具有文学价值，这两种价值的叠加就形成了作品的文本价值

和出版价值。

李师东（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

航鹰和中青社有非常深的渊源，《明姑娘》发表在《青年文

学》创刊号上。随后《青年文学》又发了她的《枫林晚》《倾斜的

阁楼》，中青社在1984年5月出版了航鹰的第一部作品集，她

把一些很重要的作品交给了我们出版社。拿到《航鹰文集》，

我很认真地重新读了她的一些重要作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气息扑面而来，那种真诚、单纯、感染力

扑面而来。

航鹰对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进行了有创意的开拓，这

是非常难得的。《明姑娘》在当时的反响是今天想象不到的，

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广播剧、配乐小说、连环画，各地报纸都

在转载《明姑娘》，当时的作品就有这种力量。航鹰的小说具

有向善向上的意义，她是非常早、非常集中、非常自觉表现普

通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作家，是给我们读者和社会带来温暖

的作家。

付小悦（《光明日报》作品版主编）：

追溯一位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的创作历程与累累硕果，

让人想起一个词语：不忘初心——不忘写作者的初心，不忘文

学的初心。

首先，是文学与社会实践、人民心声紧密联系的初心。今

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新时期文学”之发轫正是与改革开放

同步的。航鹰作品鲜明地体现了新时期文学热情反映社会现

实的特点。其次，是文学创作的初心。如航鹰自己所说：“因

为大家都想听故事，后来就有了讲故事人的行当……我想这

就是我写作的初心。”所以，航鹰的小说，故事有张力，而技巧

则服务于故事，不拘一格，随物赋形，读来“不隔”，一气呵成，

也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第三，是写作态度的初心。今天我们

讲“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航鹰那一代的作家为我们提供了极

好的范例。她的作品都是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扎实的采访素

材的，正所谓“只是征行自有诗”。第四，是“为文”与“为人”的

初心。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对于航鹰老师来

说，几百万字的创作成果，当然是“立言”；近十几年来她忙于

创办近代天津博物馆，致力于故乡的文化抢救工作，当算“立

功”；而今天各位与会者对她的为人的高度评价，则可说是大

家对她的“德”的评价。为文必先为人，崇德尚艺统一，这当是

又一个关于“初心”的启示。

赵玫（天津作协主席）：

航鹰是新时期文学开创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作

家之一，对于我们天津文坛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她异

乎寻常的文学示范作用以及艺术引领价值。

在航鹰漫长而充满光彩的创作生涯中，她直面

人生，拥抱现实，有了300多万字文学作品，10余部

颇具魅力的戏剧影视剧本，她以这些文学和艺术的

累累成果征服了广大读者和观众，斩获了众多全国

性的重要奖项。

航鹰宽阔的艺术视野、饱满的人文情怀还体现

在她积年累月从事天津城市史及西方侨民史的研

究中。这两大研究系列赢得了海内外广泛瞩目和

高度评价。我们尤其佩服航鹰总是百折不挠地呼

吁奔走，踏遍了天津的每个角落，又多次将探寻的

足迹延伸到欧美及世界的许多地方，历时多年，付

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终于创办了近代天津博物

馆。该馆是航鹰倾其大量心血，在昔日的租界区中

心，为天津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风俗等领域的展

示，构筑起的独特的历史画廊。借今天的机会，衷

心祝愿航鹰大姐身体健康，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度

出发的征程中，焕发出更加光彩夺目的青春。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航鹰的创作题材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有一部分

作品贯穿着“爱”的主线。首先是个人层面的自

爱。上世纪80年代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新启

蒙”，是个人的解放，是个人在“文革”结束之后本

体的重新建造。《东方女性》对人的复杂性的揭示，

是最早的对“第三者”问题的阐释，并不是一种政

治上的理解，也不是思想上的肯定，而是有一定思

想深度、复杂性的对个人的理解。对人的复杂性

充分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自爱。紧接着是仁

爱。从张爱玲的《金锁记》开始，小说就有对家庭

不同成员之间，带有阴暗的角度的挖掘，这种角度

的挖掘通常是被冠以人性的深刻。而航鹰的《写

了遗嘱的人不该再活着》等作品当中，表现的却是

人和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在很多批评家看来也许

会认为这些作品表现的过于简单，展现的甚至带

有某些程度的妥协，这恰恰是从自我之爱到仁爱

的过程。

再博大一些就是普爱了。普爱是更广泛的建

立在人和人类基础上的爱，《普爱山庄》《俗眼观佛

门》等作品，以及航鹰跟谢晋导演合作的电影《启

明星》，都是“慈善”类作品，她关注孤儿、智障儿

童、救助等等，不仅停留在文学作品中甚至付诸

行动，包括办《慈善》杂志。这些看似没有联系，其

实有非常深刻紧密的关联，它表现的是一个作家

逐渐从文本出发进入到社会生活当中的一种普爱

大爱。

闫立飞（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重新阅读航鹰《明姑娘》《东方女性》《前妻》

《枫林晚》《红丝带》等作品，是我们重返上世纪80

年代的有效途径。《明姑娘》在上世纪80年代曾引

起巨大轰动，受到读者的欢迎，与其和当时主流

社会情绪与性格构成呼应的一致性关系密不可

分。1980 年有过一场关于人生意义的“潘晓讨

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迷茫心态和

幻灭情绪。《明姑娘》正是对“潘晓之问”的文学回

应与应答。潘晓和男主人公赵灿一样面临着“劫

后余生”的“残缺”，“无路可走”，以及由此产生的

怀疑与绝望的情绪，这是一代人的现实处境与情

感体验。

明姑娘的形象塑造带有的理想化倾向，是小说

引起争议的主要因素。对于批评，航鹰虽然承认

“由于写作时不冷静，想尽力写得美一些，顾此失彼

造成了色调上的单一”。但她同时大声疾呼：“盲人

不是低能儿，他们有独到的灵慧！小说中对盲人的

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的描写，虽然作了必要的艺术

概括和渲染，比起生活中他们感人的事迹还差得

远！”这种批评尽管表达了文艺圈内的态度与关切，

却并不能总是与广大接受群体的审美习惯所一

致。明姑娘的大量转载，同时以票数第一的成绩被

读者推选为年度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的现实，正

是表达了广大读者群体的社会性格与情感倾向，他

们为小说的温情所感染，并“以浪漫主义的诗情画

意去慰藉他们生活上的残缺。”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我在少年时期就读过航鹰的作品《明姑娘》，是在《连环画报》

上，美丽明亮欢快的调子令人感动，看不见事物的眼睛和明亮丰

富的心灵的反差也令人惆怅。后来读到《东方女性》，在那个时候

这部作品是很轰动的，我觉得那是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中比较早的

作品，丰碑式的作品。长篇小说《普爱山庄》在中国是一个很洋气

的题材，写得足够复杂，足够有力量。这个长篇的文学史价值至

今没有被深刻认识。《普爱山庄》几乎是关于世上最好的母爱的叙

事，不仅描写了孩子们的复杂成长，妈妈们的人生也都创伤累累，

跟孩子一起向着爱而成长。从航鹰这里，我第一次领略到有中国

作家能够整全地写女人，童年、少女、姑娘到中年、老年整个女性

世界被航鹰写了一个遍。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文学史现象，从当

代作品中梳理出属于我们中国的、对世界女性文学产生影响的发

展脉络，她的作品是非常好的研究文本。

我们的文学相当一段时间一直追求小我的存在感，航鹰的作

品无疑也深具个性，但又开掘出了比自我还要重要和开阔的题材

领域——心灵与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从《明姑娘》到《东方女性》

再到《普爱山庄》，几乎都深探到了某种盲区里去，在盲区里体味

眼睛所看不见的生命状态与温度，她以最大的灵敏度发现心中的

那些星光、月光。《普爱山庄》充满了象征，写实的地方非常实，抒

情的地方也让你内心非常感动甚至难过，但是象征意味会让你感

觉到通透、飞腾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万物自在，灵性充盈，世界和

人生是一体的，不是一个梦境和现实反照的关系，那只是文学本

身、心灵存在状况本身对小说的烛照。《普爱山庄》在一定程度上

是被严重忽视的作品，它的主题意义和写法，应该被重新予以价

值评估，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这个角度，这部小说作出的

贡献也应该被我们深度认知。

黄桂元（天津作协副主席）：

中国新时期文学有一类作家，其作品或许不具有与主潮有

关的指标意义，却以个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拓展了新时期文学

史的宽度和厚度。九卷本《航鹰文集》种类庞杂，内容丰富，涉

及了诸多生活领域和文体样式，构筑了一个印有个人标记的斑

斓的文学世界。航鹰书写的独特性在于，是全国读者投票把她

推向了文坛，这个事实决定了航鹰存在的独特价值，用时下热

语叫“接地气”，其取材与书写带有某种民间草根性质。她的小

说游走于文学主潮边缘，取材飘忽不定，注重生活实感，故事雅

俗兼备，写法不拘一格，很难归类。她不是那一类私人化、私语

类写作的女作家，不会专注于个人小悲欢，沉入一己的“白日梦”

难以自拔。由于她具有题材占先的敏感意识，创造了许多“第

一”：《明姑娘》是最先书写残疾人命运的小说；《东方女性》最先正

面触及婚姻“第三者”问题；《枫林晚》最先涉及老年人情感伦理。

这些话题和领域，在如今多元化的文学时代已失去新鲜感，似乎

已是老生常谈，但在1980年代初期，却给了文坛和读者耳目一新

之感。

小说之外，航鹰的散文、游记，一般都写得中规中矩，明快清

丽，意趣雅正。她能够充分调动自身的有关知识、阅历、记忆与艺

术想象，融为一炉，精心谋篇，从容挥洒，娓娓道来，阐扬崇高的人

生指向与美丽的道德激情。关于《绿魂》系列我写过评论，“航鹰

的绿意独钟，是她孕于幼时的情结，苦觅‘绿魂’则是悲天悯人的

艺术家气质所然，是她半生绿色梦思的延续”。航鹰自言一向信

奉“题材决定论”，并屡试不爽，如今看来，这样的叙事观念显然有

其局限性，但她一直习惯于“抢先占领题材高地”，且在那个新旧

交替的特定年代如鱼得水，成绩斐然，自成风景。

虞金星（《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编辑）：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重读这些小说具有一种“回顾”

的意义和价值。被重读的作品写在历史现场，就是非常重要的一

点。比如，1981年发表的小说《金鹿儿》、1982年发表的小说《明

姑娘》、1983年发表的小说《东方女性》、1984年发表的小说《宝

匣》……它们所讲的故事、叙述这些故事的语言与风格、围绕这些

作品的社会反应……这些都比今天单纯的回忆要来得更现场，更

有可观的历史信息和丰富的意味。

航鹰是新时期作家里与社会联系较紧密、对社会变迁较敏感

的部分作家之一。清晰却不生硬的“社会背景”意识，在航鹰早期

的许多作品中有表现。小说《前妻》里，“农大于留”这个历史词

汇，是小说故事的起点。比这篇小说更典型的，应该数小说《宝

匣》。这篇小说用一只“宝匣”非常巧妙地展示了上世纪80年代票

券退出生活的社会转折，尤其适宜在几十年后回头重读。1983年

的小说《东方女性》，关注婚恋题材，据说当初受到争议。看似私

人的婚恋题材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公共讨论的问题，既是作家的

敏锐感知与创作勇气，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当

初的敏感和争议，虽然在今天看来已不是必要，但同样包含了社

会变迁的信息。小说家所作的虽然是细节虚构的工作，但在更大

的时空视野里，却比论说文章更有历史的保鲜能力。对今天的小

说家来说，重新拾起和社会联系、对话的能力，把眼光再放远许多

年，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航鹰，原名刘航英,
曾任中国作协全委、天
津作协副主席。1970年
开始剧本创作，1980年
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其
中《金鹿儿》《明姑娘》
曾获1981年、1982年全
国 优 秀 短 篇 小 说 奖 ，

《启明星》《婚礼》《乔
迁》等影视剧本曾获 7
种全国奖项。


